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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JING  DIAN
（（主主主持持持人人人人：管管管琼琼））

萧友梅与阿炳：两位大师的天壤之别

文 /管琼

1884 年 1 月 7 日，在广东香山的一户萧姓人家，日后

成为中国音乐界重要人物的萧友梅出生了。他原名乃学，字

思鹤，长大有志学习音乐后，自己改名为友梅，别号雪朋。

萧家祖上原居江西吉安，南宋末年祖上先人被朝廷派往广东

做知府，举家南迁。萧友梅的父亲萧煜增，字焱翘，又字砚

樵，是清末秀才，以教家馆为业。萧友梅 5岁时，随父亲迁

居澳门，其邻居是葡萄牙人，家有风琴，萧友梅常常被琴声

吸引，产生极大兴趣。萧家在澳门还有一位重要的孙姓邻居，

孙文，字中山，萧孙两家常来常往，年少的萧友梅便认识这

位年长自己十八岁的行医志士。多年之后，萧友梅接过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委任书，出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

九年后的 1893 年，在江南无锡的雷尊殿旁的“一和山

房”，日后一生坎坷遭遇无数欺凌却留下惊动天地的经典二

胡名曲“二泉映月”的阿炳呱呱坠地。其父华清和是无锡道

观洞虚宫雷尊殿的当家大道士，精通各类民间乐器，其母是

一寡妇。这一违反教规的不伦结缘使得一出生就母子分离的

阿炳，一直被当着孤儿长大。阿炳，本名华彦钧，无字无号，

中年双目失明后，世人称为瞎子阿炳，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

一生中只留下一张影像，日伪时期“良民证”上的标准照，

断了镜脚的盲公镜挂在脸上，显示出阿炳生活的窘境。

1901 年，17 岁的萧友梅自费到日本去学习，并自作主

张选择了音乐，在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和东京音乐学校学习，

成为中国第一位出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1912 年，萧友梅

来到德国柏林，之后听从蔡元培劝告，入莱比锡皇家音乐院，

主修钢琴和作曲理论，1919 年，以博士论文《至十七世纪

的中国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19 年 11 月 11 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演

说：“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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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我校亦尚未设正式之音乐科。今赖有

学生的自动和导师的提倡，得有此音乐研究会。希望与会者

能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

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补中乐之缺点，而

使之以时进步。” 蔡元培从审美主义出发，倡导以审美教

育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健全人格，进而解救人们的思想和

文化危机，重塑符合社会发展的国民性，这不仅凸显了中国

近代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且为处于社会重大变革的中国

提供了一种审美主义的转变。

1920 年 5 月，萧友梅发表了回国后的第一篇文章《什

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

育不发达的原因》，文章对西方学者关于音乐的定义、音乐

学的定义以及研究的内容和分类，音乐家应该具备的知识结

构，外国音乐教育机构的体制、学制、课程设置及其学习内

容等方面作了初步的介绍，概括指出“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

的三大原因”，呼吁用新法子来研究音乐，指出西方音乐和

乐学的进步全在于音乐教育，“我们今天若是还不赶紧设一

个音乐教育机关，我怕将来于乐界一方面，中国人很难出来

讲话了。”

学成归来正当盛年的萧友梅雄心勃勃，他西装革履仪表

堂堂，满腹旧学与西学之涵养，他一眼看到中国音乐的落后

以及如何来改进，他立志在此。萧友梅的学养与大志，被蔡

元培看中并委以重任，1920 年 9 年，出任北大中文系讲师

及音乐研究会导师，并兼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

科老师，教授音乐理论；1922 年 10 月，北京大学附设音乐

传习所宣布成立，萧友梅出任教务主任，主持传习所的招生

和开学工作。从此开始了萧友梅一生最重要的现代音乐专业

教育事业。

让我们再回到 1918 年，无锡雷尊殿，当家大道士华清

和在去世前，将阿炳叫到身边，亲口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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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阿炳，长得一表人材，颇有天分的他，吹拉弹唱样样

精通，被称为“小天师”，也顺理成章地当上当家大道士，

阿炳自己无不得意地常常炫耀艺技。从来以为自己是孤儿的

阿炳，却被师傅、这位躺在床上弥留之际的大道士告知，他

不仅有父亲，而且就是这位手手相传许多乐器技法的雷尊殿

当家人，而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被迫母子分离，在郁郁

寡欢中离开人世。虽然接过了当家大道士的执杖，但身世的

揭开，让年轻气盛的阿炳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连同以往周围

的各种难听的议论，脏水一样污染了身心，突然降临的变故

让阿炳无法承受，他食鸦片、入妓院，仿佛要用彻底的放荡

来毁灭自己、麻木自己。几年的光景，阿炳不仅败光了雷尊

殿的香火钱，更因感染梅毒导致双目失明。

1927年，无法再主持道观法事的阿炳，被迫离开雷尊殿，

开始了更加悲惨的人生，为了生活背着二胡沿街卖艺，在一

次次的乞讨卖艺中，这个凄惨可怜自轻自贱的人，以自身无

限的凄楚无限的哀伤，借着手中的二胡日复一日如泣如诉地

倾诉着心中的苦痛，那首即将成为经典的名曲《二泉映月》

在慢慢成形。此时，音乐成了阿炳最后的避风港，成了他飘

泊的灵魂最后的安息地。

然而，正是在这一年，1927 年 8 月，萧友梅向蔡元培

提出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议案，后获得大学院批准。10月26日，

以“院长蔡元培，筹备员萧友梅”署名的“国立音乐院招生

广告”在上海《申报》等多家报纸刊登，“音乐一科居艺术

重要地位，欧美各国多由国家设立学院，以行其高等音乐教

育，我国府大学院成立，因亦设立音乐院于沪上，一方输入

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而培植国民

美与和的神志及艺术。”一个月后，国立音乐院开学，萧友

梅亲自讲授和声、作曲、音乐领略法。

国立音乐院是中国第一所完备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后

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萧友梅为中国培养了现代最早的一批音乐专门人才，为中国

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萧友梅

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写进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册。

进入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萧友梅主持的国立音乐专科

学校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萧友梅率师生为抗日义勇军募捐

了一千多元，汇寄给黑龙江马占山军，他还为义勇军创作了

一首歌曲《从军歌》 ，是我国第一批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

歌曲之一。

1933 年，无依无靠的瞎子阿炳与寡妇催弟同居。虽然

轻贱如草芥渺小如蝼蚁，身为中国人，阿炳从广播中了解到

国难当头。根据时事新闻，阿炳开始编唱《十九路军在上海

英勇抗击敌寇》的新闻，并用家传的红木胡琴演奏《义勇军

进行曲》。 1937 年 11 月 25 日，日军攻下无锡，阿炳和催

弟一同到双方老家避难。不久之后辗转到上海，在昆曲班仙

霓社担任琴师，弹奏三弦，并在电影《七重天》中担任表演

群众角色盲人。这段时间里，阿炳创作了《听松》，这是一

首气魄豪迈、情感充沛的二胡独奏曲，倾吐着不愿当亡国奴

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无论是庙堂之上的萧友梅

院长，还是贫贱如泥的瞎子阿炳，他们的身心情感是共通的，

他们谱曲拉琴教育说唱，目标最终指向救国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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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的最后一天，萧友梅终因肺结核病菌侵入肾脏，

引起肾出血，医治无效逝世。终年 56 岁。

同一年，阿炳从上海返回无锡城，再操旧业。他每天上

午去茶馆搜集各种新闻，回来构思创作，下午在崇安寺茶馆

门前演唱；夜间在街上拉着二胡，演奏他创作的《寒春风曲》。

1940 年萧友梅去世后的十来年间，全国各地先后成立

了多间音乐专科学院，国立音乐院重庆分院，后更名为上海

音乐专科学校；西安的私立西北音乐院；东北大学文艺学院

音乐系；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湖南省音乐专科学校；东

北音乐专科学校等，几乎每一所音乐专科学院的创办者都是

从国立音乐院学成走出去的学生。1956 年，几经更改，萧

友梅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萧友梅在长达 20 年的音乐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众多杰

出的音乐人才，冼星海、贺绿汀、江定仙、李焕之等等，他

们每一位都为中国的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8 年，无锡城里的瞎子阿炳已经 55 岁，经年的不幸

生活导致他肺病发作，卧床吐血，无法上街卖艺，从此搁下

琴，在家以修理胡琴为业，艰难度日。两年后，1950 年的

冬天，一位从北京来的陌生人，客气而坚决地要求阿炳再次

拉琴，并要为他录制琴声。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的杨

荫浏教授。考虑到新中国新制度的建立，有可能会扫除社会

各个角落里的封建落后的旧文化，这位对中国民间音乐有着

深厚情感的音乐史学家，带着最新的钢丝录音机来到了无锡，

在录制完道教音乐后，找到病在家中的阿炳。此时的阿炳已

经两年没有摸琴，他被杨荫浏的热情感染，借了一把二胡，

重新回到街上，以恢复感觉。1950年 9月 2日晚上，包括《二

泉映月》在内的三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录制完成。

录音后第 23 天，已成了新闻人物的阿炳在无锡一个协

会成立大会上受邀表演节目，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坐在

台上为大家拉琴表演。同年 12 月 4 日，音乐奇才瞎子阿炳

因病吐血而死。这一年，阿炳 57 岁。  

1951 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放《二泉映月》，

立即轰动全国；1959 年 10 周年国庆时，中国对外文化协会

又将此曲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之一送给国际友人。从此，

《二泉映月》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并获得很高评价。1978 年，

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泪流满面地说：“此曲（《二泉映

月》）只能跪下来听。”1985 年，此曲在美国被灌成唱片，

并在流行全美的十一首中国乐曲中名列榜首。在世时微不足

道轻贱如草芥的阿炳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经典名曲却如日

月一般留在了人间。　

萧友梅与阿炳，一位是当时国家委任的国歌谱曲者，现

代音乐教育的先驱，是至尊至高的导师，是国家的栋梁；一

个却是出生卑微、人到中年双目失明、自轻自贱、低到泥土

里的民间卖艺人，他们的身世如此天壤之别，他们的人生际

遇如此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伟大的音乐殿堂里，他们不

期而遇了，两位中国音乐界的巨匠奇才，真正的音乐大师，

他们用自己一生的才智与遭遇，谱写了惊天地的动人神曲，

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了不起的音乐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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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

中国“乐神”的化身、我国非物质文化传承第一人、民

族音乐的奇才⋯⋯谁能获得如此的溢美之词？他就是来自无

锡的民间音乐家——阿炳。昨天，阿炳艺术论坛在纪念其诞

辰 115 周年活动期间举行。当今中国民族音乐界众多权威，

不吝华美之词，虔诚地膜拜一位 100 多年前薄衫褴褛，郁郁

不得志、身背二胡穿梭于街巷的民间盲艺人，这本身就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而无锡民间音乐家留给后人的何止这些，

他曲折留存的六支名曲、他饱受欺凌的人生境遇、与他身后

达到的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创造了中国

音乐史上唯一的“阿炳”。

——2011 年 9 月 19 日 

高飞 《无锡日报》

贺绿汀曾说：“《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名字，其实与

他的音乐是矛盾的。与其说音乐描写了二泉映月的风景，不

如说是深刻地抒发了瞎子阿炳自己的痛苦身世。”

阿炳的最后一次演出是 1950 年 9 月 25 日，也就是录音

后的第 23 天，好像是无锡牙医协会成立大会的文艺演出。阿

炳支撑着病体出门，由于他走得慢，到会场时演出都快结束了。

我扶着阿炳走上舞台，坐在话筒前面。这是阿炳平生第一次

面对话筒演出，也是惟一的一次。阿炳一开始是弹琵琶，后

来台下有人叫着要阿炳拉二胡，我和妻子就叫阿炳注意身体，

不要拉。阿炳说了一句：“我给无锡的乡亲拉琴，拉死也甘心。”

接着就拉起了他不知拉了多少遍的《二泉映月》。我记得满

场都是人，连窗户上也站满了人。演出结束的时候，台下掌

声和叫好声不断，阿炳听见就脱下头上的帽子点头示意。

 ——摘自秋风秋雨的博客

1978 年，小泽征尔应邀担任中央乐团的首席指挥，席间他

指挥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和弦乐合奏《二泉映月》

（改编），当时，小泽征尔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小泽征尔

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专门聆听了该院 17 岁女生姜建华用二胡演

奏的原曲《二泉映月》，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呢喃地说：“如



经  典   / 75  经  典   / 75

果我听了这次演奏，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并

没有理解这首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这种

音乐只应跪下来听。”说着说着，真的要跪下来。他还说：“断

肠之感这句话太合适了”。同年 9 月 7 日，日本《朝日新闻》

刊登了发自北京的专文《小泽先生感动的泪》。《二泉映月》

自此漂洋过海，得到了世界乐坛的赞誉。

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独爱《二泉映月》二胡曲。

在发到太空外星球人的诸多声音里，中国只收“二泉映月”

一首。

——摘自秋风秋雨的博客

阿炳作为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又受尽了凌辱的这样一个

人，他这部作品恰恰我觉得跟历史上所有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

音乐家、戏剧家一样，都应该是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反映，这是《二

泉映月》。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中的非常伟大

的一部经典之作。  

阿炳，他的作品就是他自己接受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丰

富的营养之后，又把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从他心理流露出来的

一种音乐。这种音乐小到可以反映个人的感情，大到可以铸造

我们民族的灵魂、反映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

从《瞎子阿炳曲集》出版到现在，是两种谱子，一种是用

简谱出版的，一种是用线谱出版的，数字已达到几十万册，仅

仅 1979 年出版的《阿炳曲集》的简谱版已经是 21 万册，这两

年出的线谱曲集也已经是两三万册。从数量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人们对阿炳音乐是多么地喜爱。所以在阿炳之后，一方面是二

胡演奏界，还有琵琶演奏界，对阿炳作品的全面的解释、演奏，

应该说有一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始终不断地有一个

“阿炳热”，在我们中国音乐界一直持续下来的。而同时，由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阿炳的作品呢，就像我们刚才听到

的，比如琵琶跟管弦乐队合作，还有一些作曲家把他的曲子直

接改成西洋的管弦乐队来演奏。所以阿炳的作品也就随着这样

一种形式的改变，几乎可以传到了全世界。

——乔建中 百家讲坛

《生命的绝响——阿炳和他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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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论音乐

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中国乐器如果依照欧洲技术

加以完善，也是具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因此我希望将来有一

天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在旋律上那么丰富的中

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之下，

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

且要永远成为一笔财产。

—— 一九一六年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之博士论文

《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 队的历史的研究》

我们对于人家称赞我们的话，只可以当作客气话就好了。因

为艺术的标准是没有一定的，艺术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要努

力前进．必定要下一次的成绩比这一次的更好．才可以尽我们当

教员当学生的义务。因为艺术家如果注重“虚荣”两个字．就如

同把自己的死刑宣告了一样了。

—— 九三零年

《本校第一届学生音乐会》

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就表情方面看来，中

国人当然最适宜是用国语唱本国歌词。我说这句话，并非不赞成

唱外国歌，并非不赞成外国歌词。不过，我们知道在未唱外国歌

之前，先要把外国文的发音学得烂熟，把歌词的意思十分了解，

唱时方才可以把歌里的精神表现出来。试问今日学生学唱歌的，

是否个个对于上述两点十分注意 ?

—— 一九三零年

《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

中国今日之音乐，过渡时代之音乐也。依据进化之原理，本

无一日非过渡时代，惟纵考古今，横观中外，从无如中国今日之

明显者。盖吾人生当今世，古乐已就衰微，新声犹未普遍。欲使

青黄不接之时期迅速过去，自非努力介绍西洋模范之音乐及学习

西洋进步之作曲法不为功。余从事音乐垂三十年，深知此中甘苦。

尝以为欲造就音乐人才，必须从儿童入手。

—— 一九三四年

《儿童新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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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哈、莫扎特的干儿，

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和声学并不是音乐，它只是和音的法

子，我们要运用这进步的和声学来创造我们的新音乐。音乐的

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我们一定

可以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虽然它的形式是欧

化的。莫查特是德意志人，他写意大利文的歌剧，还一样表现

出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 一九三四年五月

《音乐家的新生活·绪论》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终身努力的⋯⋯一有私心，便会使艺

术家堕落。我们此后要本着大公无我的精神把艺术当作一件神

圣的事业。有何成就不单是一己而亦是整个民族的光荣，有了

这样的心思再加以继续的努力，然后在世界音乐上才有与人争

一日之长的希望。

——一九三四年五月

《音乐家的新生活·绪论》

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

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

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但是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

百年前的俄国，故是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造完成，

全看吾国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方能决定。

—— 一九三八年

《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

在这回大变动之后，民众和国家对于音乐的需求是格外的

热烈，因为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音乐教育

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

民众信念，团结全国人心，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等工

作为己任，努力迈进。为国家应如是，为音乐本身，亦只有如是，

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

—— 一九三八年

《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


